陳思永隨感 — 「做人家」


我老家是江蘇常熟，小時後在家裡聽大人們講家鄉話，久而久之自己也能勉強應付一番。不過，現在已經忘得差不多了，淪到「識聽唔識講」（粵語）的地步，不過有些單詞會不時從腦瓜子裡蹦出來，「做人家」是其中之一。這詞兒其實不屬常熟人專有，江浙一帶有些地方也用，讀起來音有點不同罷了。

「做人家」的意思是指一個人會勤儉持家，不憑空浪費，常思一絲一縷來之不易。

已故多年的政論兼散文家邱楠（言曦）曾經這麼稱讚過他的妻子：「她有一套經建計畫，……過一陣子電冰箱抬進來了，又一陣子冷氣機也來了（都是二手貨）……。」當年一人賺錢養家的公務員家庭，若非主婦懂得「做人家」，何能來此「奢侈享受」？靠「做人家」省下來的點點滴滴，有「集腋成裘」的神奇功能，今世能領會者恐怕不多，自然無法期望他們還能起而效行。

隨著時代變遷，現在「做人家」的定義已與往常大不相同。某天在速食店進餐，鄰座一家四口看來是個小康之家，起身之際，那位太太瞥見桌上有點殘跡，她不假思索地把握在的手裡一小疊餐巾紙往桌上一抹，瀟灑自然。夥伴中有富人某君，見狀搖頭嘆息。他說他家仍沿舊習，只用抹布不用紙巾（paper towel），而抹布還是從舊汗衫縫製而成。
我想讀友之中，不會人人怪那位太太浪費，也不會人人贊成某君的省儉。

窮困家庭的「做人家」，乃環境使然，逼不得已也，不省儉就沒法生活。普通家庭奉行「做人家」之道，乃未雨綢繆之舉，萬一哪天青黃不接時好安然過關。再不就像邱楠夫人一樣，可以逐漸提高生活水平。也有的富裕人家一直保持「做人家」的作風，遵循司馬光〈訓儉示康〉中所說的：「儉，德之共也；侈，惡之大也」；「顧人之常情，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。」不過這種作風也可能會被譏諷為刻意裝窮，成了現代「公孫布被」。富豪王永慶先生生前至為儉省（可參考拙作〈經營之神王先生的小故事〉），有些地方幾近自虐，倒是沒聽過有人說他沽名釣譽。

從小被耳提面命，日子過得要「量入為出」，這和「做人家」的生活方式一樣，都是要人省儉。現代有另一種說法，為了刺激經濟，增加就業，繁榮社會，所以要鼓勵消費，於是演變為借貸並不為過，「做人家」反倒成了不合時宜。我對其中之矛盾始終沒有弄懂，但心存畏懼，基本上還是偏向於過日子要「做人家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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